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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
全球发展援助研究

∗

何思雨∗∗

内容提要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特

殊行为体.作为沙特政府在非官方层面开展发展援助的机构,国际

伊斯兰救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表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组

织运行体系、以宗教虔诚度为主要标准的人事制度、基于传统舒拉制

度的议事规则和基于传统伊斯兰慈善制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同

时,伊斯兰因素还深度影响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行为逻辑与选

择偏好,使其将发展援助与宣教相结合,并在宣教活动上投入了大量

资源.浓厚的宗教色彩造成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过于保守的意识形

态和封闭的组织文化,特别是涉恐传闻、资金透明度等问题给组织声

誉、活动实施和后续改革造成了一定困扰,这一定程度上制约其融入

国际主流发展援助体系.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至今尚未成为且未来

也难以发展为国际发展援助中有影响力的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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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教非政府组织或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日益增长,俨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组织景观在各

国对外关系中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重新启用.”①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具有

与其他世俗性国际组织不同的现实关切和行为导向,宗教特性使其在国际社

会层面具有强大的跨国资源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在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中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一些基于伊斯兰宗教信

仰并具有现代国际组织相关特征的组织也出现在国际舞台.由于这类组织日

常活动较为低调和封闭,信息公开程度较低,一手资料数据有限,当前学界的

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选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

Organization,IIRO)为研究对象,结合目前搜集到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部分

年份的组织年报、上级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Muslim WorldLeague/MWL,以

下简称 “伊 盟”)的 官 方 杂 志 «伊 斯 兰 世 界 联 盟 月 刊»(TheMuslim World

LeagueJournal)、②伊盟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推特(Twitter)公布的部分资料数

据和相关前期研究成果,全面考察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组织机制、活动特点

及行为模式,分析其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角色地位,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

足.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组织机制、组织活动及行为偏好有何特征? 伊斯

兰因素是如何进行影响的?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行为逻辑背后的宗教文化根

源是什么?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角色地位如何? 本文将

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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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伊盟组织体系下附属组织和海外机构众多,具有一定影响力.主要有: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世界清

真寺最高委员会(WorldSupremeCouncilforMosques)、伊斯兰教法委员会(IslamicFiqhCouncil)、国际«古
兰经»诵读组织(HolyQuranMemorizati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穆斯林学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ForMuslimScholars)等.



一、国际发展援助中的特殊行为体

世界各大宗教都有悠久的慈善救济历史和完善的慈善救助体系,其慈善

理念虽表述不同但意义相近,都蕴含具有普世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济世救

人情怀.慈善不仅是宗教实践自身信仰的重要方式,还是宗教主动融入社会

发展需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宗教的慈善救济活动在早期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形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发展援助缘起于

西方国家对亚非国家殖民统治时期一些基督教组织在传教的同时也从事扶

贫、济困、教育、医疗等活动.现代国际发展援助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多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及

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等形式,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活动”.① 随着时代发展,国际发

展援助体系发生诸多变化:“援助主体从最初美国独大到如今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受援助国从战后欧洲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国际发展治理结构从‘发

达—不发达’二元对立到南南合作,一些传统的受援助大国成为新兴援助体,

国际发展援助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发展,国际发展话语权由西方主导逐

渐变成南北共同商议.”②其中,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发展

援助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主权国

家的治理缺失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参与治理的空间;另一方面,发展援助在

一定程度上较少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主权国家大多持开放态度,希望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有效补充参与其中.

国际组织是一种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形式设立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

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种类纷繁、活动领域多样,其最大特征

是非政府性,即不经由政府间协议而创立的.有学者将国际发展领域的非政

府组织称为DNGO(DevelopmentNGOs)或 NGDO(NonＧgovernmentalDevel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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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Organizations),①其广义的界定为“所有认同国际发展援助宗旨并以

其作为主要存在基础的、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或公众获取资源、在发展中国

家或全球层面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② 虽然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以主权国

家为主体,着重突出世俗性,但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兼具跨国性、宗

教性和非政府组织属性等多重特征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ReligiousNonＧ

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受到学界关注,成为国际发展援助中的特殊行

为体.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复杂性使概念界定成为当前研究面临的一大难

题.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确切完整并获广泛共识的定义,也未有统一的固定

名称.有的称为“国际宗教组织”,突出宗教属性,多指专门从事宗教信仰崇拜

和传播的组织,涵盖范围较为狭窄,即“由不同国家信奉同一宗教的教会之间

设立的国际性组织.这类组织在传播教义中宣传其宗旨,促进同一宗教的

国家之间的团结、增进人类友爱,其活动大多是有政治性的.他们通过教会

影响教徒,通过舆论影响政府,从而影响国际关系”.③ 有的称为“国际宗教

非政府组织”,强调其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从事服务活动的组织,即“建立在某

一宗教信仰之上,宣称其身份和使命是基于一种或多种宗教或精神传统的

非营利、独立和志愿组织,旨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实现公共福利”.④

美国学者多使用“基于信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FaithＧBasedInternational

NonＧGovernmentOrganizations)这一名称,该用法不仅是基于美国宪法中政

教分离原则的考量,也是用更为宽泛的概念显示组织精神来源及与宗教信

仰的复杂联系.本文在名称上使用国内学界较常用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

织”一词.

宗教性是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最鲜明的组织特征,有学者认为,可通过两

大变量考察组织的宗教性:一是宗教取向(ReligiousOrientation)/宗教身份认

同(ReligiousSelfＧIdentity),即以何种宗教信仰界定组织使命;二是宗教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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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渗透度(Pervasiveness),即宗教信仰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组织的结构、战略和

活动.① 在组织特征上,有的认为其应体现以下三点之一:“(１)在组织章程或

使命文件中公开声明以宗教信仰为工作动机;(２)与某种宗教组织或神学传统

相联系;(３)以宗教信仰为基础雇佣全部或部分职员.”②还有的认为,其宗教

性应具有以下至少一点即“(１)附属于某一宗教团体;(２)公开声明以宗教信

仰为指导的价值观;(３)财政收入来自或主要来自信众或宗教组织;(４)以信

仰为标准雇佣工作人员或选举领导阶层;(５)在宗教价值观的基础上制定具体

政策和决策.”③虽然当前很难具体量化组织的宗教信仰程度,但这些相关变量

依然为更好把握组织的宗教性提供了相关视角.④ 总体上,当前对国际宗教非

政府组织的研究较为薄弱,呈现“北方倾向”和“西方倾向”的特征,即相关研究

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与天主教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上,其中

发展援助是当前研究的重点.⑤ 对于其他宗教背景和发展中国家相关组织的

研究十分缺乏,且仍主要停留于描述介绍层面,研究深度尚显不足.这虽与国

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界

对其他宗教背景和发展中国家相关组织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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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伊斯兰教背景的相关组织尚无统一名称,①本文使用“伊斯兰

国际组织”(Islamic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这一名称,即“基于伊斯兰教信

仰设立的、具有现代国际组织相关特征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②以更为

宽泛的概念更好地涵盖其组织外延.由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属性及其与国

家、社会的紧密关系,宗教与政治是分析伊斯兰国际组织时必须考虑两大要

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金宜久研究员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宗

教—政治特性的泛伊斯兰组织”,这类组织“公开声明其非政府、非党派、非宗

派的性质,公开标榜弘扬和发展伊斯兰教为己任,既为在伊斯兰世界各国强化

并巩固伊斯兰教,支持伊斯兰事业而工作,又在为非伊斯兰世界各地传播伊斯

兰信仰、支持并维护各国‘穆斯林少数’的正当权益而活动”.③ 主要有伊盟、世

界穆斯林大会等;二是具有明显官方性质的“政治—宗教特性”组织,如伊斯兰

合作组织(OrganizationofIslamicCooperation,OIC,以下简称“伊合”);三是

附属于上述两类组织的专业性、技术性组织.同时指出,这些组织实际上只有

两类即“官方的和民间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性的活动来发展伊斯兰

教,进而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势力.这无外乎是政治的宗教化.”④作为新兴领

域,当前研究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是侧重“伊合”“伊盟”等大型组织,研究路径

主要从历史背景、组织结构与互动关系等角度进行描述性研究;⑤二是聚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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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cConferenceandOtherIslamicInstitu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NoorAhmad
Baba,OrganizationofIslamicConference:TheoryandPracticeofPanＧIslamicCooperation,NewDelhi:
SterlingPublishersPrivateLimited,１９９４;TuranKayaoglu,TheOrganizationofIslamicCooperation:
Politics,Problems,andPotential,NewYork:RoutledgeLtd,２０１５;马丽蓉:«伊盟、伊合与中国中东人文

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２—３０页.



展援助领域的组织,研究路径主要是对其活动进行案例分析;①三是关注在非

伊斯兰地区活动的组织,研究路径主要从穆斯林少数族裔角度进行切入.② 从

总体上来看,当前研究重点聚焦“伊合”等大型组织,对其他伊斯兰国际组织关

注较少.在具体研究中侧重于历史梳理和热点跟踪,缺乏对相关治理机制、活

动模式等学理层面的分析.当前研究大都认为伊斯兰国际组织是伊斯兰团结

的重要平台,在全球穆斯林关注的重大问题上起引领作用,但在全球治理中的

功能依然有限.此外,由于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和穆斯林

社群中活动,对外交往与传播能力较为薄弱,还有一些组织对信息公开较为顾

忌,造成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发展援助方面,既

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语境进行分析:第一,政治语境.该类研究认为,伊斯兰国

际组织及其发展援助很难与政治完全切割,其主要动因是国家扩展影响力和

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发展援助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③ 还有的研究将其置

于全球反恐的语境下,认为部分组织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批评其过于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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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umuNejima,ed．,NGOsintheMuslim World:FaithandSocialServices,NewYork:RoutＧ
ledge,２０１６．CarloBenedetti,“IslamicandChristianInspiredReliefNGOs:BetweenTacticalCollaboration
andPracticalDiffid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１８,No．６,２００６,pp．８４９Ｇ８５９;Marie
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AidandIslaminTransnationalMuslim NGOs,London:
Hurst& Company,２０１５;田艺琼:«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以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为例»,«世界宗

教文化»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８７—９３页.
JonathanLaurenceandJustinVaisse,IntegratingIslam:PoliticalandReligiousChallengesin

ContemporaryFr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２００６;RANDEurope,Foreign
FinancingofIslamicInstitutionsintheNetherlands,SantaMonica,Calif．,andCambridge,UK:RAND
Corporation,２０１５;KerstinRosenowＧWilliams,OrganizingMuslimsandIntegratingIslaminGermany:
NewDevelopmentsinthe２１stCenturyMuslimMinorities,Leiden,Boston:Brill,２０１２;何思雨:«伊斯兰合

作组织对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国际治理的参与:以罗兴伽人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
８５—１０７页.

MaykeKaag,“Aid,Umma,andPolitics:TransnationalIslamicNGOsinChad,”inBenjaminF．
SoaresandRenéOtayek,eds．,Islamand Muslim PoliticsinAfric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２００７,pp．８５Ｇ１０２;PewResearchCentersForumonReligion& PublicLife,MuslimNetworksandMoveＧ
mentsinWesternEurope,Washington,D．C．:PewResearchCenter,２０１０．MelaniCammett,“TheDiverＧ
sityofIslamicCharitableActivities:AnalyticalDistinctionsamongShìaMuslimOrganizationsinLebanon,”
in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andJustinPierce,eds．,CharitiesintheNonＧWesternWorld:TheDevelＧ
opmentandRegulationofIndigenousandIslamicCharities,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３,pp．２３３Ｇ２５０;ZekeＧ
riaOuldAhmedSalem,“IslaminMauritaniaBetweenPoliticalExpansionandGlobalization:Elites,InstituＧ
tions,Knowledge,andNetworks,”inBenjaminF．SoaresandRenéOtayek,eds．,IslamandMuslimPoliＧ
ticsinAfrica,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７,pp．２７Ｇ４６．



意识形态和特殊的资金流通制度;①第二,伊斯兰文化语境.该类研究认为宣

教是伊斯兰国际组织进行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尤其是沙特积极通过发展援

助推广其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②第三,发展援助语境.该类研究认为人道主

义是伊斯兰国际组织从事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基于信仰的方式能为人道行

动提供基础,做到既与伊斯兰世界相关,又与各项人道原则相辅相成.③ 由于

资料有限及调查难度较大,既有研究大多仍是概述性分析或散见于其他相关

研究之中,较少有对单一组织的案例分析或专题研究.

与强调世俗性、人道主义、中立、公正和独立的现代发展援助理念相比,一

些伊斯兰国际组织在组织结构、资金来源、运行模式等方面与一般的发展援助

组织有较大差异,有的研究甚至认为“仅有少数几个非逊尼派组织符合对非政

府组织的定义”.④ 本文认为,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特

殊行为体,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沙特在非官方层面进行发展援助的主要机

构.凭借巨额的石油财富,沙特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参与国际发展援助,

并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援助国之一.２０１７年,沙特投入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的资金达到３８．５亿美元,居世界第１５位.⑤ 沙特在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三

个层面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借助各类组织实施发展援助,⑥这些组织各有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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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BenthallandRobertLacey,eds．,GulfCharitiesandIslamicPhilanthropyintheAgeof
TerrorandBeyond,Berlin:GerlachPress,２０１５．J．MillardBurrandRobertO．Collins,AlmsforJihad:
CharityandTerrorismintheIslamic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MohammedR．KroessinandAbdulfatahS．Mohamed,“SaudiArabianNGOsinSomalia:‘WahaＧ
bi’DawahorHumanitarianAid?”inGerardClarkeandMichaelJennings,eds．,Development,CivilSociety
andFaithＧBasedOrganizations:BridgingtheSacredandtheSecular,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
２００８．,pp．１８７Ｇ２１３．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SaudiCharitableImpulseAbroad:TheCoercivePowＧ
erofBeliefandMoneyinThailand,”in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andJustinPierce,eds．,Charitiesin
theNonＧWesternWorld:TheDevelopmentandRegulationofIndigenousandIslamicCharities,London:
Routledge,２０１３,pp．２５１Ｇ２７８．

LucyV．Salek,“FaithInspirationinaSecularWorld:AnIslamicPerspectiveon Humanitarian
Principles,”InternationalReviewoftheRedCross,Vol．９７,No．８９７Ｇ８９８,２０１５,pp．３４５Ｇ３７０．

CarloBenedetti,“IslamicandChristianInspiredReliefNGOs:BetweenTacticalCollaborationand
PracticalDiffid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１８,No．６,２００６,p．８５５．

DevelopmentInitiatives,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２０１８,UK:DevelopmentInitiaＧ
tivesLtd．,２０１８,p．３８．

例如,官方机构沙特红星月会(SaudiRedCrescent)、沙特发展基金(SaudiDevelopmentFund),半官

方的沙特救济运动委员会(SaudiReliefCommitteesandCampaigns)、沙特王室基金会(RoyalFoundations),
非官方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AssociationofMuslimYouth)等.



与侧重,共同构成沙特整体发展援助体系.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伊盟体系

下专门从事发展援助的附属组织,在伊斯兰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很大程

度上,伊盟及其附属组织是作为沙特外交工具存在的.沙特是伊盟最主要的

资金来源,伊盟多数高层领导职位由沙特公民担任,沙特最高宗教权威大穆夫

提直接担任伊盟最高决策机构创建委员会(ConstituentCouncil)的主席,①伊

盟历任秘书长均出身于沙特精英阶层,都是沙特最高宗教机构“高级学者委员

会”的成员.在创建委员会委员组成上,尽管伊盟宪章规定委员会由来自不同

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６０名委员组成,并根据每个国家和地区不超过两名代

表的原则进行任命,但沙特籍委员数量往往大大超过这一限制.因此,沙特

对伊盟及其附属组织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伊盟及其附属组织在诸

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始终与沙特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坚定配合沙特

行动,全面为沙特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撑.伊盟及其附属组织不仅经常以沙

特官方代表身份进行外事活动,伊盟海外机构还与沙特驻外使馆深度交织,

部分外交官兼任伊盟海外机构的领导职务,有的海外机构甚至还承担了朝

觐人员签证办理等外交业务.因此,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服务于沙特国

家利益的发展援助机构,其历年组织年报首页均是沙特国王及王储的图片,

在具体活动时也要首先感谢沙特国王的慷慨捐赠.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甚

至在组织名称后冠以沙特国名以显示沙特对组织的大力支持及表达对沙特

国王的感谢.②

第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新泛伊斯兰主义发展的产物,伊斯兰属性是

其最显著特征.“伊斯兰教在宗教思想上高度重视信仰的统一性和超越性”,③

强调“穆斯林皆兄弟”的身份认同理念,致力于将不同民族的信众整合起来构

建“乌玛”宗教共同体.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１９世纪下半叶,最早是奥斯曼帝

国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团结全世界穆斯林以挽救帝国危机的社会运动.泛伊斯

兰运动虽未能成功,但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穆斯林民众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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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委员会负责规划制定伊盟的宗旨、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同时统筹管理秘书处、世界清真寺最

高委员会、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及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等下属组织.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经常将其组织英文名称表达为“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SauＧ

diArabia”,简称IIROSA.
吴云贵:«伊斯兰教对当代伊斯兰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２页.



融入现代国际体系,适应新形势的新泛伊斯兰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与传统泛

伊斯兰主义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恢复传统哈里发制度所不同,新

泛伊斯兰主义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强调伊斯兰世界团结、协作,其主要载体是伊

斯兰国际组织.尤其是沙特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彰显其“伊斯兰世界

盟主”地位及拓展影响力发起成立了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并提供诸多资源.

伊盟及其附属组织就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发展的制度化产物,伊斯兰属性

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最显著的组织特征,主要依靠教缘联系来开展活动,重

点目标在全球穆斯林社群,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发展援助机构的重要标志.因

此,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宗教色彩浓厚,在组织机制、活动模式上与主流发

展援助组织有较大不同,部分活动不符合目前对发展援助的通行定义,这是它

作为国际发展援助特殊行为体的突出表现.

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组织机制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成立源于１９７８年的欧加登战争(OgadenWar),①

当时,一批沙特商人组织船队运送食物和衣物前往非洲之角地区进行援助,组

织者中的法利德库拉什(FaridalＧQurashi)与伊盟有密切联系.② １９７８年,在

他的促成下,伊盟第２０次创建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并

在１９７９年得到沙特王室允许设立海外机构的批准.③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

使命是“以服务全人类和实现复兴(Reconstruction)和发展(Development)的方

式开展人道主义及相关机制性工作”,致力于“向全世界有需要的人或受难者

提供援助,以强化他们的信仰、缓解他们的痛苦及促进他们的社群发展”.④ 作

为一种标志性符号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伊斯兰教的宗教理念深度融入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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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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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加登位于埃塞俄比亚东部,主要居民是索马里人.当时,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Barre)推行大索马里主义,欧加登地区是其一直以来觊觎的对象.加之瑞典石油公司声称在欧加登地

区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一步刺激索马里政权的欲望.巴雷在１９７７年趁埃塞俄比亚内乱之际入侵欧加

登地区.欧加登战争十分惨烈,最后以索马里失败告终.
法利德库拉什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Abdulaziz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拥有美

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海湾地区有较高知名度,与政府高层、主要伊斯兰组织等有良好的关系.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 AidandIslaminTransnationalMuslim

NGOs,London:Hurst& Company,２０１５,p．６５．
IIRO,OverallPerformanceReport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４３２/３３H),p．１０．



结构与治理机制之中.

(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治理架构

首先,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运行体系.伊斯兰教强调对真主的顺服,作为

一种听命型的文化,“家族部落式的价值观和官僚组织结构加强了以酋长制为

领导风格的独裁式管理,这种管理的特点包括强大的等级权威、善于人际关系

的下属,以及对决策者鲜有约束的规章制度等”.①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治

理架构也反映出这一文化特质,它建立了一套与伊盟类似的伞状组织体系,主

要有:全体大会(GeneralAssembly)、理事会(BoardofDirectors)、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Committee)、秘书处(SecretariatGeneral).全体大会和理事会是

议事机构,全体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会议,负责制定政策规则和编制预算.秘书

处与执 行 委 员 会 是 执 行 机 构.秘 书 处 设 附 属 委 员 会 (AffiliatedCommitＧ

tees),②再下设若干行政办公室(AdministrativeDepartment)负责执行组织决

策和项目运行.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名义上在立法、组织、行政和财政层

面享有相对独立性,日常大多也以自身名义活动,但实际上组织决策与高层人

事完全由伊盟掌控.伊盟通过领导层任命的方式实现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的管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理事会主席由伊盟秘书长兼任,其他高层也由伊

盟直接任命.伊盟最高决策机构创建委员会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立法机

构,负责制定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决策权掌握在伊

盟高层,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决策,自主性较弱.同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自身也采用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运行模式,其海外机构在项目规划、预算分

配、活动实施等方面始终由总部统筹管理,自主性较弱,高级职位由总部直接

派遣沙特籍人士担任,本地员工只能担任下属职位,仅负责提供信息、协助实

３６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援助研究

①

②

范徵:«基于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式管理研究述评»,«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２４页.
附属委员会是根据秘书长决定成立的行政单位,由多位成员共同组成,主要目的是交换意见、讨论

事务并形成最后决议,同时负责制定相关行政和财务规定.主要有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tiveCommitＧ
tee)、财政委员会(FinancialCommittee)、就业委员会(EmploymentCommittee)、招聘委员会(Recruitment
Committee)、总救济委员会(GeneralReliefCommittee)、主管委员会(DirectorsCouncil)、捐赠分配委员会

(DonationsAllotmentCommittee)、战略规划实施跟进委员会(StrategicPlanImplementationFollow Up
Committee)、赠品分配委员会(GiftsAllocationsCommittee)、收入分配委员会(RevenuesAllocationCommitＧ
tee)、资源分配委员会(ResourcesAllocationsCommittee)等.参见IIRO,OverallPerformanceReportof
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１４３１/
３２H);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４３２/３３H);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４３３/３４H).



施等工作.例如,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泰国分支机构的高级行

政职位一直由沙特公民担任.① 由于权力集中于总部,决策方不了解当地真实

情况与需求,难以根据当地社会环境做出相应改变,造成其活动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不足及水土不服等情况.同时,也未能与当地政府、慈善机构建立一个牢

固有效的关系网络.此外,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造成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的活动一直有较为浓厚、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易引起当地政府的警惕

和防范,进一步限制组织活动.

其次,以宗教虔诚度为主要标准的人事制度.宗教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人事制度的首要考量,在全体大会委员的选择上,委员首先必须在伊斯兰教

法和教义研究上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同时还需具有杰出的社会地位.委员

先由秘书处及其内务办公室提名,后经理事会推荐至全体大会获得批准.委

员倾向于以下几类人员:一是具有强烈慈善意愿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组织工作

的人士,二是拥有杰出社会地位能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组织工作的人士,三是

在慈善事业上有高超学术造诣或经验,能在政策制定、技术支持和意见反馈等

方面上支持组织工作的人士.② 在普通工作人员的选择上,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主要招聘虔诚的穆斯林,并不太看重其是否有发展援助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这也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发展援助专业性不足的原因之一.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内部宗教意识

形态浓厚.在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宗教习俗进行穿戴,在工作时一

起礼拜,日常话语也充满宗教术语.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设立了妇女事务部

(WomenDepartment),但该部门并不位于总部大楼内,而是位于城市其他区

域,妇女事务部员工很少前往总部,基本使用邮件和电话与总部人员沟通.在

工作分工上,女性工作人员主要从事筹款、护理、教育等工作,男性从事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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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阿巴斯穆罕默德阿里沙卡维(AbbasMuhammadAliSharqawi)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９年一直

担任执行主任,继任者易卜拉欣艾德(IbrahimAlＧAid)、阿卜杜拉巴塔赫(AbdullahAlＧBattah)也都是沙

特人.参见 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SaudiCharitableImpulseAbroad:TheCoercivePowerofBeＧ
liefandMoneyinThailand,”in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andJustinPierce,eds．,CharitiesintheNonＧ
WesternWorld:TheDevelopmentandRegulationofIndigenousandIslamicCharities,London:RoutＧ
ledge,２０１３,p．２５９.

IIRO,OverallPerformanceReport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４３３/３４H),p．５０．



项目实施等工作.① 此外,沙特立场导向也是其人事任命的主要考量.国际伊

斯兰救济组织高层职务基本由沙特籍人士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是

沙特籍,其中多位是沙特政府官员和教界精英.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创建者

法利德库拉什自１９７８年起一直担任秘书长,但由于他在海湾战争中对沙特

与美国结盟持怀疑立场,在１９９３年被替换,继任者是对政府更加友好的阿德

南哈里里巴沙(AdnanKhalilBasha).②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现任秘书长

是哈桑达尔维什沙班(HassanDarweeshShahbar).

最后,基于传统舒拉制度的议事规则.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主要议事

机构是全体大会和理事会,全体大会委员没有数量限制,但最少应超过４０位,

采取简单多数表决机制.理事会由１６名成员组成,在决策上发挥核心作用,

主席由伊盟秘书长直接担任.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定期由伊盟秘书长主持召

开理事会,主要就财政预算、资金分配和项目规划等问题进行商议.③ 在议事

规则上,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各层面采用传统舒拉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主要

捐赠者和教法学家纳入决策过程.舒拉制度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集体协商制

度,主要依靠伊斯兰教法学家根据教法原则讨论穆斯林社群的各类教俗事务,

进行集体协商.一方面,舒拉制度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对地位、职位和资历的重

视;另一方面,以教法学家为主的决策层也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活动宗教色

彩浓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资金来源

第一,沙特官方资金.沙特的对外战略目标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盟

主”,“沙特长期全方面推进宗教与外交的融汇.在传统外交层面,由于自身政

治和军事实力有限,沙特重视发挥自身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

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海合会进行联盟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沙特筹划安排各

类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救援发展为翼的援助活动,将传教、援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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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 AidandIslaminTransnationalMuslim
NGOs,p．６８．

Ibid．,p．２１６．
MWL,“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IIRO)HoldsItsBoardMeeting,”TheMusＧ

lim WorldLeagueJournal,Vol．４５,No．１０,July２０１７,p．１６．



社区建设一体化.”①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一直强调其非政府组织属性,一

直对沙特官方的资助形式和具体数额讳莫如深,但作为沙特在非官方层面实

施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沙特官方始终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目前主要通过以

下几个渠道:一是政府部门的直接拨款.沙特政府会定期向国际伊斯兰救济

组织提供资金、土地和政策支持,沙特官方系统也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资金

流通渠道之一,其海外资金能通过沙特驻外使馆进行转移;②二是沙特王室和

教界高层的捐赠.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王室和教界瓦哈比家族

一直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王室成员和教界高层经常会向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缴纳天课和捐赠瓦克夫,这是沙特官方资助的另一重要方式.例如,沙

特国防部长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PrinceSultanbinAbdul

Aziz)和最高宗教权威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MuftiAbdel

AzizbinBaz)都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首批捐助者;③三是其他国际组织的

资金支持.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和阿拉伯地区国际组

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些国际组织经常以项目方式向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提供部分资金.例如,１９９０年,伊斯兰发展银行(IslamicDevelopmentBank,

IDB),就为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提供了２５％的资金.④ ２０１０年,伊合与国际伊

斯兰救济组织签署一项正式合作协议加大对其定向资助,规定应“共同为有需

要的人提供援助”.⑤ 由于沙特政府向这些国际组织或项目提供了较多资金,

也成为沙特官方的资助渠道之一.

第二,传统伊斯兰慈善资金.伊斯兰教有一套独特的财产观念,认为所

有财产为真主所有,财产是安拉赐予的恩惠,人类只是受托代管,因此,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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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涂怡超:«宗教与当代外交:历史、理论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４页.
ObservatoiredelActionHumanitair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May２５,２０１７,

http://www．observatoireＧhumanitaire．org/fusion．php? l＝GB&id＝８１,２０１７Ｇ０７Ｇ２５．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AidandIslaminTransnationalMuslim

NGOs,p．６４．
IIRO,AnnualReport,１９９１,quotedfrom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SaudiCharitableImＧ

pulseAbroad:TheCoercivePowerofBeliefandMoneyinThailand,”in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and
JustinPierce,eds．,CharitiesintheNonＧWesternWorld:TheDevelopmentandRegulationofIndigenous
andIslamicCharities,p．２５３．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IdeologiesofAidinFourTransnational
MuslimNGOs,Ph．D．dissertation,Danmark:UniversityofCopenhagen,２０１１,pp．１２２Ｇ１２３．



注重疏捐散财,慈善捐赠成为穆斯林的必备功课.天课、①施舍②和宗教基

金/瓦克夫③等传统伊斯兰慈善资金成为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重要的资金来

源,而这些传统慈善方式的崇高地位和神圣意义则进一步强化了国际伊斯兰

救济组织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例如“在«古兰经»中,‘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几

乎成为‘信士’一词的并列修饰语,旨在强调守拜功与纳天课是信道者的基本

天命,两者缺一不可,并以此为特征而区别于不信道者.”④而“否定天课主命的

人是叛离伊斯兰教的非穆斯林.”⑤因此,教义上的规定使天课、施舍等超越了

一般慈善意义,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宗教功修义务,为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提供

了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内福利的增长和对伊斯兰世界贫困穆斯林的关注

激发了沙特民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沙特专门通过相关法律,允许公民将天课

捐献给经政府认证的非政府组织.⑥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主要通过其分布于

各地的清真寺系统和分支机构进行资金收集.鉴于伊盟与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分布及影响力,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富裕人士愿意将天

课和施舍缴纳给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使其获得的资金尤为可观.同时,国际

伊斯兰救济组织以伊斯兰传统瓦克夫制度为蓝本,在沙特国内建立并管理多

个宗教基金来获取收益,以提高资金自给率.(参见表１)例如,２００８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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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天课(Zakat)是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宗教课税制度,即当穆斯林财产超过了一定数额,就应在每年年

底按照一定比例捐献财产.天课的阿拉伯语原意为纯净、净化,即指穆斯林通过缴纳天课净化财务、纯净心

灵.天课作为伊斯兰教五大功修之一,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
施舍(赛德盖,Sadaqah)是一种自愿的捐献行为,直接给予受益人,不需要国家或宗教机构作为中

介,多泛指天课以外的其他施舍行为.与作为宗教义务的天课相比,施舍的含义较为宽泛,没有诸如缴纳比

例、时间和方法等硬性规定,较为灵活.在收集上,施舍是自愿性捐赠,没有时间、地点、种类、比例等规定.
同时,施舍不单只是财务上的施舍,还有学问、语言、能力的施舍.施舍也不只是针对富裕穆斯林的活动,每
一个有能力的穆斯林都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他人做出贡献.在分配上,施舍的受施对象十分广泛,凡是

贫穷的人,无论信仰,都可以接受施舍.在用途上,除济贫助困外,施舍还能用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如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事业等.
宗教基金(瓦克夫,Awqaf),瓦克夫阿拉伯语原意是“保留”“留置”,瓦克夫是具有社会慈善性质的

伊斯兰宗教基金,指穆斯林将自身财产捐献作为宗教基金,如土地、房屋、金钱等,财产所有权属宗教公产,
使用权和收益权永久捐献给宗教慈善机构.瓦克夫的拥有者在转让处分权的同时,约定将其收益用于限定

的慈善目的.
马丽蓉:«清真寺的慈善功能与伊斯兰教的“关爱弱势”思想»,«回族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印度〕穆罕默德阿希格艾勒哈拜尔纳:«简明伊斯兰教法»,金忠杰、丁生伏编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６页.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IdeologiesofAidinFourTransnational

MuslimNGOs,p．１１４．



伊斯兰救济组织决定投入３０％的捐款资金用于投资和宗教基金,期望能提高

年收入３０％以上,资金自给率提高至年预算的２５％.① ２０１０年,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投入超过五亿沙特里亚尔(约１．３３亿美元)启动了六个瓦克夫项目/麦

加住房和商业建筑,预计年收益约为５０００万沙特里亚尔(约１３３３万美元),约

占该组织预算的１/３以上.② 此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还设有赛奈布赫耶

利商业公司(SanabulAlＧKhairCompanyforCommercial)和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IndustrialInvestmentLtd．)从事贸易和投资,其中沙特国内的房地产项目是

投资重点.(参见表２)例如,２０１３年,伊盟在麦加易卜拉欣哈利利大街

(IbrahimAlＧKhalilStreet)投资４７００万美元建设了一栋总占地面积２０３４平方

米的大厦,共１９层、３２８个房间,并配有接待处、停车场、餐厅和清真寺等其他

设施,还建有火警报警系统、无线互联网和视频监控系统等.项目建成后年收

入可达９００万沙特里亚尔(约２４０万美元).③

表１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设立的宗教基金(部分)

宗教基金(瓦克夫) 地点 时间

清真寺建设与维护基金(BoyoutAllahEndowmentforBuilding& MaintaiＧ
ningMosques) 麦加 １９９３

孤儿基金(Orphans＇Endowment) 麦加 ２００７

教育福利基金(EducationalWelfareEndowment) 麦加 ２００８

社群发展基金(CommunityDevelopmentEndowment) 麦加 ２００８

达瓦基金(Da＇waEndowment) 麦加 ２００８

健康保障基金(HealthCareEndowment) 麦加 ２００９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基金(IIROEndowment) 吉达 ２００６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年报资料自制,参见IIRO,OverallPerformanceReＧ
port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１４３１/３２H),p．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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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IIRO,ReportoftheGeneralPerformance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Ｇ
gramsfortheYear２００９Ｇ２０１０ (１４３０Ｇ１３４１H),p．３３．

P．K．AbdulGhafourandAbdulAzizShamsuddinSyed,“IIROSAVowstoCarryonwithGlobal
HumanitarianPrograms,”ArabNews,April４,２０１０,http://www．arabnews．com/node/３４１４０２,２０１８Ｇ
０４Ｇ０５．

MWL,“IIROSA FullyCommittedtoProvide Humanitarian Aid,”TheMuslim WorldLeague
Journal,Vol．４１,No．７,８,JuneＧJuly２０１３,p．１０．



表２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沙特投资的房地产项目(部分)

不动产项目 地点
建设/购

买年份

投资

年份
状态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一号塔楼 麦加(Misfalah)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二号塔楼 麦加(ManshiyahＧMisfalah)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三号塔楼 麦加(BirBalilahＧAjyad)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四号塔楼 麦加(Hafair)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五号塔楼 麦加(JabalAlKaaba)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六号塔楼
麦 加 (Zugag AlJawahＧMisＧ
falah)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九号塔楼
麦 加 (Ibrahim Al Khalil
StreetＧMisfalah)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已建成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大厦 麦加(DahlatSharaf) １９９３ / 已购买并收益

赛奈布赫耶利别墅 吉达(SanebelAlKhairVilla) １９９３ / 已购买并收益

国际伊斯 兰 救 济 组 织 十 三 号

塔楼
麦加(Misfalah) ２００６ / 已购买并收益

国际伊斯 兰 救 济 组 织 十 四 号

大厦
麦加(Aziziyah) ２００７ / 已购买并收益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七号规划
麦 加 (３rd Ring RoadＧKhaＧ
lidiyah) １９９３ / 开发中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八号规划 麦加(AjyadAlSad) ２００７ / 开发中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十号规划 麦加(Moabdah) ２００８ / 开发中

国际伊斯 兰 救 济 组 织 十 二 号

规划
麦加(AziziyahMainStreet) ２００９ / 开发中

麦加规划地块
麦 加 (Al Bashaer Scheme
LandＧLithRoad) １９９３ / 规划中

麦地那规划地块
麦 地 那 (Madinah Scheme
Land) １９９３ / 规划中

吉达规划地块 吉达(HiraaStreetLand) ２００４ / 规划中

吉达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规划

地块

吉达(IIRO LandＧPrinceSulＧ
tanStreet) ２００６ / 规划中

麦加规划地块

麦 加 (Aziziyah Main Street
LandＧNext to King Khalid
Bridge)

２０１２ / 规划中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年报信息自制,参见IIRO,OverallPerformanceReＧ
port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４３３/３４H),pp．３６Ｇ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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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动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道主

义动因,即借助自身的资金与技术开展发展援助,缓解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危

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同时培养后续发展能力;二是伊斯兰信仰动

因,即借助共同伊斯兰信仰的教缘联系为纽带,以发展援助为工具进行宣教,

增强全球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认同与亲近感,特别是沙特瓦哈比教派在全球的

影响力;三是政治动因,作为沙特外交工具,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发展援助

服务于沙特国家利益,目的是增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社群的威

望和话语权.

(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主要活动项目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自身将其活动分为七大项目,(参见表３)与主流国际

发展援助组织相比,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活动的伊斯兰宗教色彩十分浓厚,许

多项目并不符合国际上对于发展援助的通行定义.本文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的活动分为三类:一是以物质救济、人道救援为主的常规性项目,二是单纯

宣教性质的宗教性活动,三是将发展援助与宣教相结合的项目.

表３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主要活动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紧急救援项目(EmerＧ
gencyRelief)

向遭受战争、动乱和重大自然灾害的难民、无家可归者、灾民提供紧急

救助服务,包括提供食物、衣物、药品等物资,缓解突发人道主义危机.

社群发展和季节性项

目(CommunityDevelＧ
opment & Seasonal
Projects)

发展与社会项目(DevelopmentandSocial)主要面向贫困人士、服刑和

出狱人员、艾滋病患者、孤儿、妇女等群体提供职业培训、就业帮扶、资
金支持、物资援助、家庭生产等服务,主要包括:一是培训和就业项目
(Training & Employment);二 是 个 人 援 助 项 目 (PersonalAssisＧ
tance);三是支持慈善项目(SupportingCharitable).
季节性项目主要有开斋饭、宰牲节赠肉、代理朝觐(HajjbyProxy)、朝
觐免费餐、朝觐服务、朝觐饮水、节日礼物、节日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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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教育福利项目(EducaＧ
tionalWelfare)

一是由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直接运营或资助的教育机构和项目,主
要针对伊斯兰世界因经济社会原因而失学的儿童;二是提供奖学金

资助儿童入学和教师培训;三是职业培训(VocationalActivities),建
有职业培训中心(VocationalTrainingCenters)、计算机与秘书中心
(ComputerandSecretariatCenters)、缝 纫 和 剪 裁 中 心 (Sewingand
TailoringCenters)等技能中心.

社会 福 利 项 目 (Social
Welfare)

主要针对孤儿群体,基本模式是在全球设立孤儿院和中心,向他们提

供包括食物、衣物、教育、社会、宗教、职业培训、能力建设等服务.同

时,将孤儿照顾与所在社区联系起来,避免孤儿犯罪及被无道德的

利用.

工程项目(Engineering
Department) 主要建设清真寺并配置水井设施,向当地群众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健康保障项目(Health
Care)

主要是建造与运营医院、诊所和药房,并配置必要设备.同时派遣由

医生、护士等志愿者组成的医疗队前往条件落后国家,开展巡回医疗

服务.

«古兰经»和达瓦项目
(Holy Qur＇an & Da＇
wa)

在全球设立并运营«古兰经»诵读中心和教学点,派遣教师教授阿拉伯

语、«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教法等知识,以强化伊斯兰信仰认同.同

时,向全球派遣宣教者从事达瓦宣教活动.

　　 资 料 来 源:根 据 国 际 伊 斯 兰 救 济 组 织 年 报 信 息 自 制,参 见 IIRO,AnnualReports,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主要面向伊斯兰国家/地区和穆斯林群体.空间上,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的活动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６７个国家/地区,①其

中,伊斯兰国家(４０个)占多数,非伊斯兰国家/地区(２７个)也主要选择其境内

有一定规模的穆斯林少数族裔聚居和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地区,如泰国、菲律

宾、肯尼亚、德国等,较少向非穆斯林群体提供援助.在资源投入力度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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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旦、阿富汗、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斯里兰卡、黎巴嫩、也门、菲律宾、土耳其、尼泊尔、阿
塞拜疆、沙特、叙利亚、中国、伊拉克、巴勒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克什米尔、埃塞俄比亚、乌
干达、乍得、坦桑尼亚、吉布提、塞内加尔、苏丹、南苏丹、索马里、肯尼亚、马里、埃及、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
南非、加纳、冈比亚、贝宁、几内亚、马拉维、科摩罗、突尼斯、多哥、厄立特里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几内亚

比绍、喀麦隆、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莱索托、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塞拉利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
黑、科索沃、马其顿、瑞士、瑞典、德国、意大利、巴西.



(３５个)、亚洲(２２个)是投入资源最多的地区,(参见表４)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主要侧重发展中国家/地区及贫困穆斯林,大部分受援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落后,还有一些国家仍处于动荡与内战中,例如,其援助的阿拉伯国

家(１５个)全都位于海湾地区以外.此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沙特设立了

１７个地方办事处,①向国内投入的资源占总预算的１６％以上,沙特国内救助是

其活动的重要方面.② 一方面,由于“９１１”事件后,国际社会的各项限制使其

海外活动受限;另一方面,由于自身非政府组织的定位,与政府机构重点侧重

海外官方援助不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重点关注全体穆斯林社群,沙特国内

的穆斯林也是其重要服务对象.

表４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地区资金投入情况(部分年份)③

项目
经费(美元/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亚洲 １４,７３１,９８１ １９,８６０,７２３ １９,３１２,７６５ ２３,３４９,４０８ ２２,５６１,６２１
非洲 １６,８３１,９８７ １１,２７７,２３０ １１,９６６,８９７ １１,２７３,１６１ １６,２２９,７３７
欧洲 １９,１７６,９６７ ５,４４８,２１８ １,９２８,５４５ ９７２,３６２ ２,７８７,９８９
南美洲 ６,４３７ ８,６７７ ４０,３０３ / /

大洋洲 ９,３３３ ９,３３３ １７,３３３ １８,０１３ /

　　资料来源: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SaudiCharitableImpulseAbroad:TheCoerＧ
civePowerofBeliefand MoneyinThailand,”inRajeswary AmpalavanarBrownandJustin
Pierce,eds．,CharitiesintheNonＧWesternWorld:TheDevelopmentandRegulationofIndigeＧ
nousandIslamicCharities,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３,p．２５５.

第二,以传统伊斯兰慈善活动为主要模式.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社会

福利、社群发展、紧急救援与季节性项目的投入力度较大,(参见表５)这些项目

主要以传统伊斯兰慈善方式实施.一是在宰牲节、开斋节等伊斯兰教重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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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内办事处位于利雅得、吉达、麦加、麦地那、塔伊夫(Taif)、延布(Yanbu)、焦夫(Jouf)、艾卜哈(AbＧ
ha)、纳季兰(Najran)、吉赞(Jazan)、巴哈(Baha)、阿尔阿尔(Arar)、泰布克(Tabouk)、布赖代(Buraidah)、欧
奈宰(Unaizah)、阿西尔(Aseer)、盖西姆(Qaseem)、哈伊勒(Hail)、北部边疆(NorthernBorders)和专设的妇

女委员会(WomenCommittee).参见IIRO,OverallPerformanceReportoftheInternationalIslamicReＧ
liefOrganization,Projects&ProgramsfortheYear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１４３１/３２H);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４３２/３３H);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４３３/３４H).

MarieJuulPetersen,ForHumanityorfortheUmma? AidandIslaminTransnationalMuslim
NGOs,p．８８．

在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年报中,经费用沙特里亚尔(Riyal)计算,本文均换算成美元,１美元约等

于３．７５里亚尔.由于数据不全或未公布,故仅统计部分年份经费.



庆时段开展的季节性项目,如开斋饭、宰牲节赠肉、救济礼包分发等,将慈善与

宗教庆典相融合;二是利用朝觐平台开展的慈善活动.每年国际伊斯兰救济

组织都会资助部分贫困穆斯林赴麦加朝觐,还在朝觐期间提供免费餐饮等各

项后勤服务,并将宣教融入慈善活动中.此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还在朝觐

期间组织各类研讨会,扩大在各国教界人士中的影响力,以期通过朝觐最大化

慈善效应;三是以孤儿救助为主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孤儿救助为主的社会福

利项目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投入资源最多的项目.目前,国际伊斯兰救济

组织在全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孤儿救助体系,将孤儿救助与穆斯林社群发展

相结合,向其提供全方位服务.但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医疗、教育等方

面的投入力量明显不足,与国际主流发展援助模式的差异较大.

表５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各项目经费占比(部分年份)

项目

年份/经费占比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紧急救援 ４８％ ５０％ ２７％ １２％ １１％ １５％ / ２４％ ４３％
社群发展与季节性 ４％ １２％ ７％ １６％ １１％ １５％ ２７％ ２３％ ２０％
教育福利 ３％ ３％ ４％ ６％ ４％ ５％ / ７％ １０％
社会福利 ３１％ ２６％ ３６％ ３７％ ５３％ ３９％ / ２７％ １０％
工程建设 ９％ １％ １９％ ２０％ １５％ １７％ / ９％ ８％
健康保障 ５％ ６％ ７％ ６％ ５％ ６％ / ６％ ６％
«古兰经»与达瓦 / ２％ / ３％ １％ ３％ / ４％ ３％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年报相关内容统计整理自制,参见IIRO,AnnualReＧ
ports,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第三,发展援助与伊斯兰宣教相结合.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教育福利、

医疗保障、社会服务、工程建设等项目与伊斯兰宣教深度结合,宗教色彩浓厚.

例如,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工程项目上主要以资助建设清真寺和水井为主,

其他工程项目较少,这背后暗含深厚的宗教缘由和达瓦宣教目的.清真寺作

为伊斯兰信仰的核心场域,不仅是穆斯林宗教仪式的空间,还具有教育、慈善、

司法、社区服务等衍生功能.资助建设清真寺不仅能满足当地穆斯林的信仰

需求,也方便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以清真寺为中心向当地提供教育、慈善和社

会等服务.同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援建的清真寺也成为伊斯兰宣教场所,

由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派驻的伊玛目进行有针对性的宣教,有助于扩大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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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派教义的传播.建设水井设施也是将信仰需求与生存需要深度结合的项

目,在清真寺旁配套建设水井设施既能满足穆斯林礼拜仪式中“小净”的需要,

也能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洁净饮水.又如教育项目,在提供基本知识教

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过程中,涵盖了大量«古兰经»诵读、伊斯兰宗教知识的课

程.在提供救济物资和健康服务时,还附上«古兰经»和圣训等宗教书籍,物资

包裹上也都印有伊斯兰教宗教经典的经文.此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活

动时更多地从宗教情感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项目执行的专业角度出发,在行动

中多了一层维护乌玛宗教共同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造成其专业性不足.一

位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工作人员说:“与其他组织相比,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

式.他们(指其他援助机构)与我们家庭般的感觉不一样,孤儿是我们家庭的

一部分,它关乎人类,家庭,关乎使孤儿感到重要.对他们来说,这是例行公

事,这只是他们需要做的工作,是要完成工作.”①

第四,活动手段较为单一,重救济轻发展.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侧重物质

救济,呈临时性、短期性特征,手段较为单一,受宗教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发展

性项目较为缺乏.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活动主要是紧急救援、孤儿救助、清

真寺建设、季节性项目等物质性活动,重救济而轻发展,侧重发放物资但忽视

对受援地区和贫困群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仍主要停留在“授鱼”而不是

“授渔”.教育项目侧重于宗教知识的讲授,对现代科学知识和职业能力的传

授较为欠缺.物质救济对于贫困群众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但临时性的物质

救济只能解决一时之需,更重要的是根据当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发展性援

助,注重贫困群众能力建设,提升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在«古兰经»诵读和达瓦宣教等宗教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一定程度

挤占了宝贵的发展援助资源.虽然,近年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逐渐融入国际

发展援助体系,开展了一些诸如职业培训、妇女能力建设等新型项目,例如,在

沙特为离异和贫困家庭的妇女开展能力建设项目,指导其制作手工制品以补

贴家用,但这些项目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

第五,较为孤立封闭,对外合作欠缺.总体而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

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宗教意识形态偏向性和封闭性较为明显.国际伊斯兰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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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在信息公开尤其是财政信息的披露上较为保守,官方网站长期不更新,

组织年报和杂志属内部资料并不公开发行且定向邮寄给相关人士.在组织年

报中,对受助人数的统计十分精确,但对资金情况的披露缺乏系统性和连贯

性.在具体活动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倾向于独立活动,较为孤立封闭.例

如,一些在塞内加尔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发展援助非政府

组织委员会”(ConseildesOrganisationsNonＧGouvernementalesdAppuiau

Développement,CONGAD)的组织,包括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内的许多伊斯

兰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它的成员.① 在有限的对外合作上,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的选择性和偏向性也较为明显,侧重与联合国、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等大型组

织合作,②认为这是彰显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方式.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于

１９９７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ConsultativeStatus),不仅在年报

封面上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标注在显著位置,还突出其通过了ISO 体系

认证,以彰显其专业性.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十分重视宣传其国际合作

网络,历年年报都要专门列出其合作伙伴,但合作方大部分是伊斯兰国际组织

和阿拉伯地区的国际组织.③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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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和粮农组织

(FAO)等联合国机构仅是零星的合作,并未建立长期的正式伙伴关系.在合

作形式上,主要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向联合国机构捐赠的形式进行.例如,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向世卫组织健康计划捐款５０万美元;在２００７年,它拨款

２６．５万美元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家庭安全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它

向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巴勒斯坦的工作捐助了２００万美元.除此之外,国际伊

斯兰救济组织并未从联合国或其他主要发展援助机构获得大量资金.①

(三)伊斯兰文化语境下的组织行为逻辑

国际组织的组织理念与行为逻辑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的共同影响.宗教作为共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国际社会对行为体身

份和行为的建构.特别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强文化”,其价值观被广泛接受

并被高度认同,直接影响组织行为及偏好.分析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行为

逻辑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宗教文化语境下.

第一,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慈善理念是其重视宣教工作的重要原因.伊斯

兰教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慈善理念.首先,伊斯兰教将慈善摆在信仰实践高度

作为最基本的义务,在普世人道主义情怀之外蕴含着信仰实践的神圣含义.

即“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②其次,伊斯兰教在慈

善利他性的基础上也强调其利己性,“对穆斯林而言,慈善具有双重效用:一是

为末日审判时减轻惩罚,其次,为自己在今生获得幸福生活而做的‘投资’,使

自己心灵得到净化.利己同时也是利他,慈善乃利己价值的实现方式,利己能

有效培育穆斯林的善念、善心、善行.”③同时,伊斯兰教强调善恶报应的理念,

即“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酬;做一件恶事的人,只受同样的惩罚.”④

这一理念将慈善与伊斯兰教“两世吉庆”的观念相结合,认为行善是通往后世

美好生活的关键,使慈善蕴含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最后,伊斯兰慈善在内容、

形式和对象上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慈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救济,也不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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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专利,还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层面的行动,“伊斯兰慈善文化不仅直接表现

在物质层面,更为关键的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信仰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穆

斯林积极向善之根源,经传承与积淀形成了特有的慈善精神文化,能准确、深

刻地表达精神理念和民族的本质特征,在穆斯林慈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核心

地位.因此,慈善在穆斯林精神层面形成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既有虔诚履行

宗教功修,也有热衷社会公益之举.”①所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基本物质

救济外,还注重达瓦宣教工作,将发展援助与宣教紧密结合,因为在伊斯兰教

语境下宣教也是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

第二,根植于穆斯林社群的资金来源方式决定了其行为偏好.一方面,伊

斯兰教的相关教义规定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资金使用方向.伊斯兰教对

缴纳天课的财富种类、征收比例做了详细规定,且天课的缴纳只针对富裕穆斯

林.因此,天课数额较为可观,成为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雄厚财力的重要保

证.在分配上,教义对天课的受施对象亦有明确规定,即“赈款只归于贫穷者、

赤贫者、管理赈物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② 此外,天课

只能用于对贫困穆斯林的救济,不能用来修建清真寺、学校、购买地产等.因

此,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资金较多用于针对穆斯林物质救济和相关宗教活

动;另一方面,捐助者的偏好决定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活动侧重.来自个

人捐助者的定向捐赠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伊斯

兰教传统,捐助者对慈善活动拥有较大话语权,这一实质性影响是通过指定善

款用途来实现的.由于捐助者把慈善活动作为履行宗教义务、获得后世美好

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倾向于将善款用来资助孤儿、建造清真寺等传统伊斯

兰慈善活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完成自己的宗教功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表示:“说服捐助者很难.他们想看建筑物.我们会告诉

他们我们的培训活动、能力建设、职业培训等.但他们会说,很好,那很好,但

我想捐助一座建筑.他们希望某个地方可以放置一个标志,而你不能在能力

建设项目上做到这一点.这对他们来说通常很重要,因为他们想要用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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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纪念已故的家人.”①因此,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清真寺建设、孤儿救助、达

瓦宣教等传统伊斯兰慈善活动上投入了较多资源.

第三,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深刻影响了其行为模式.首先,宗教节日与仪

式的神圣意义使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重视节日慈善活动.宗教节日与仪式是

对教徒有神圣意义的特殊时段,一直以来,伊斯兰教都有在宗教节庆等特殊时

段开展慈善活动的传统,并通过宗教经典进行强化.例如,斋戒是伊斯兰教五

大功修之一,希望借此使穆斯林去除私欲,让富裕者体会穷苦者的饥渴痛苦,

进而力行慈善.斋月被视为吉祥之月和慈善之月,斋月慈善具有特殊意义并

有更多回报,即“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善报.”②因此,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极为重视在宗教节庆时段开展慈善活动,认为这是彰显自身伊斯兰属性和作

为穆斯林社群代表的必要活动,也是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强化组织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手段.其次,伊斯兰教的特殊传统直接影响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

资源投入力度.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围绕孤儿救助展

开,其他项目较少涉及.这与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沦为孤儿的经历相关,饱尝失

去双亲痛苦的穆罕默德极为重视对孤儿的帮扶和保护,形成了伊斯兰教重视

孤儿救助的传统.最后,伊斯兰教的低调慈善观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不愿

公开财政信息的原因之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财政不透明的原因十分复

杂,其中伊斯兰教低调内敛的慈善理念是原因之一.伊斯兰教主张为主道而

慈善,而不是为个人名誉慈善,同时慈善应低调内敛,不能炫耀张扬,“如果你

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③另外,“谁行善若是故意让他人耳闻,真主在末

日将当众揭露其歹意并惩罚他;谁行善若是故意让他人看视,真主也将揭露并

惩罚”.④ 因此,在这种低调内敛的慈善语境下,许多捐助者希望保持低调,不

希望公布他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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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全球发展援助中的作用

现代国际发展援助提倡以人道主义、中立、公正、独立和世俗的原则开展

行动,认为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无法与之完全契合.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

理念和行动与国际主流发展援助模式有较大差异,甚至格格不入,很多人甚至

认为它是一个宣教组织而不是一个发展援助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特

殊行为体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国际发展援助事业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发展援助的主要优势

首先,资金实力雄厚.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年度预算

就已近一亿美元.① 尤其是来自于沙特官方及传统伊斯兰慈善制度的资金,为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提供了稳定且可观的资金来源,还能在组织资金遭遇瓶

颈之际利用传统宗教慈善制度扩充组织收入.特别“９１１”事件后,国际伊斯

兰救济组织的部分资金来源受到影响,年度经费出现下降,(参见图１)传统伊

斯兰慈善资金显示出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重要意义,例如,文莱苏丹直接

捐款１１００万美元给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② 基于瓦克夫制度的收益和其他投

资收入也为相关资金缺口做了一定补充.

其次,为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全球发展做出了切实贡献.从援助的规模

与力度上看,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全球各大洲近７０个国家和地区活动,设

立了４４个海外办事处,③构建了一套覆盖广泛的活动体系.根据２０１３年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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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尼泊尔、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乍得、坦桑尼亚、吉布提、塞内加尔、苏丹、南苏丹、索马里、肯尼亚、马里、
埃及、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加纳、马里、冈比亚、贝宁、几内亚、马拉维、科摩罗、突尼斯、多哥、阿尔巴

尼亚、保加利亚、波黑、科索沃、马其顿、瑞士、英国.参见IIRO,OverallPerformanceReportoftheInternaＧ
tionalIslamicReliefOrganization,Projects& ProgramsfortheYear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１４３１/３２H);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１４３２/３３H);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４３３/３４H).



图１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年度经费(部分年份)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年报自制,参见IIRO,AnnualReports,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计,自成立以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至少为３１００万人提供了服务,①为全球发

展做出了切实贡献.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活动区域很多都是极端贫困的边

远地区甚至是战乱地区,“对大部分宗教的教义来说,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信徒

的虔诚,为此,在某些危险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及其信

徒志愿者往往是最早的援救者和最后的少数坚持者之一.”②因此,相较于世俗

性组织,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行为动机多了一层宗教功修的神圣属性,使其

能够深入这些地区并长期扎根,切实帮助这些地区的信众解决生存困难.例

如,２０１８年,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秘书长表示,已向正处内战中的也门提供了

总价值超过１．０２８５５２９３亿沙特里亚尔(约２７４２．８０７８万美元)的援助,惠及超

过２３６．１３９８万人.③ 又如,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亚非贫困国家开展的巡回

医疗行动,为边远地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甲状腺肿大、心脏病等治疗手术.

２０１８年,仅在尼日利亚就已有超过４０００名患者接受了手术.④

最后,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提供符合信仰特质的发展援助活动在满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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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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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meniCitizens,”TheMuslim WorldLeagueJournal,Vol．４６,No．１０,July２０１８,pp．１８Ｇ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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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需要的同时也迎合了当地群众的信仰需求.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不仅能利

用自身专业技能、信息及网络优势高效的执行援助项目,还能凭借自身身份、

地缘、语言等优势,迅速获得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信任和认可,提供更符合信仰

特质和更贴近信徒心理的服务”.① 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宣教活动挤占

了部分对外援助资源,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扎根穆斯林

社区,为后续活动提供便利.此外,«古兰经»诵读、宗教课程等宣教活动在传

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扫盲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当地

穆斯林的文化水平和后续发展能力.

(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主要发展困境

第一,资金透明度与涉恐指控.宗教属性和官方色彩的过于浓厚造成国

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资金来源与去向的不透明,使其面临诸多非议与涉恐指控.

其中,财政信息的不透明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保密制度是受质疑最多的问题.

“９１１”事件以后,有关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涉嫌资助恐怖主义的指控逐渐增

多.有报道称,伊盟资助哈马斯和索马里“伊斯兰联盟”(AlＧIttihaadAlＧIslami

inSomalia)②等美国重点监视的组织.③ ２００２年８月,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

其他七个非政府组织、七家国际银行、苏丹政府和一些个人被部分“９１１”事

件受害者家庭起诉,但美国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９年６月驳回了这一诉讼,原因是美

国并未将沙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④ ２００３年,«华尔街日报»曾报道基地

组织与伊盟驻波斯尼亚办事处有联系,证据包括一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由伊盟

秘书长和本拉登代表共同参加会议时写在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信纸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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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何思雨:«伊斯兰合作组织对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国际治理的参与:以罗兴伽人问题为例»,«东南亚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４页.
自１９７９年穆兄会的分支机构在索马里建立,索马里先后出现了一批伊斯兰激进组织,尤其以１９８３

年成立的“伊斯兰联盟”的实力最为强大.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崛起和索马里的长期战

乱,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１９９１年,“伊斯兰联盟”直接参与了推翻西亚德军政权的政变,并在此后的军

阀混战中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武装力量一度达到１０００人以上,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此后,“伊斯兰联盟”
遭到严重削弱,但仍在“９１１”事件后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

DavidThaler,TheMiddleEast:TheCradleoftheMuslim World,SantaMonica,California:
RandCorporation,２００４,pp．１０９Ｇ１１０．

JamesVicini,“USCourtLetsStandSaudiImmunityin９１１Case,”Reuter,June２９,２００９,htＧ
tps://www．reuters．com/article/sept１１ＧsaudiＧlawsuit/usＧcourtＧletsＧstandＧsaudiＧimmunityＧinＧ９Ｇ１１ＧcaseＧidUS
N２９３８４０９３２００９０６２９,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１５．



写账户.① 涉恐指控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造成了较大困扰,２００６年,国际伊

斯兰救济组织在菲律宾和印尼分支机构被当地政府关闭,并被美国和联合国

指控“为基地组织和附属恐怖主义团体筹款”.菲律宾办事处的负责人穆罕默

德贾迈勒哈利法(MohammadJamalKhalifa)是本拉登的姐夫,被美国

认定为基地组织的高级成员,为阿富汗战斗人员和从事摩洛分离主义的阿布

沙耶夫组织提供资金.印尼办事处的负责人阿卜杜勒哈米德苏莱曼穆

吉尔(AbdulAlＧHamidSulaimanAlＧMujil)则被怀疑是基地组织和印尼“伊斯

兰团”(JemaahIslamiyah)的成员,被控资助建立培训设施以供基地组织使

用.② ２００９年,尽管没有发现其与当地恐怖组织的关系,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孟加拉国办事处还是被关闭.当地非政府组织事务局的一位代表说:“我们从

联合国得到了(指定)名单,这就是为什么孟加拉中央银行准备关闭它们,尽管

它们在孟加拉国没有负面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经过反恐审查

后,应孟加拉国政府的请求,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办事处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重新

开放.③ 另外,涉恐指控使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跨国资金转

移的限制,沙特政府也对跨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监管行动,如要求非政

府组织需获得政府认证、合并在单一银行的账户资金、未经许可禁止将资金转

移到国外等.④ 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一再否认相关指控,表示这些大都是

基于“没有根据的报纸剪报、新闻报道和未经证实的情报报告”,认为这是“美

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操纵的,出于与慈善无关的政治动因.”⑤对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的制裁是“西方阻止所有伊斯兰救济行动的一部分”,表示“我们不支持

任何恐怖主义组织,我们的救济行动是透明的,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⑥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些指控都增大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筹资难度,给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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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较大困扰.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面临涉恐指控的都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的海外机构,虽然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采用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运行模式,

但伞状结构下的组织体系过于庞大,上级总部并不能完全掌握下级机构的具

体活动和实际资金流向,从而使部分分支机构或是部分组织成员的涉恐行为

影响到组织整体的声誉.

第二,过于保守宗教意识形态和重视宣教的偏好.首先,宣教活动引起所

在国政府,特别是非伊斯兰国家的高度警惕,认为沙特旨在利用发展援助手段

宣传瓦哈比主义,给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活动设置诸多限制;其次,过于保守

的宗教意识形态也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并不相符,部分活动没有考虑到当地

实际情况,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例如,泰国当地居民就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输出男女有别的保守价值观颇有微词,因为当地主张男女地位平等,妇女在

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捐助者,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正以对妇女

的社会控制来传播一种不符合泰国自由社会规范的身份认同.”“在泰国这样

一个对女性持普遍自由观念的国家里,性别歧视的阴暗面尤其令人反感.”①再

次,过于重视宣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宝贵的发展援助资源,影响了整体发展

援助效果.如在工程建设上,只侧重清真寺建设,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有针对性援助,造成清真寺富丽堂皇而受援群众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改善的

情况.另外,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会根据教派有选择性地开展活动,如伊朗等

什叶派地区并不在其援助范围内.

第三,改革力度较弱,成效有限.近年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多个领

域实施改革,以期改善组织形象.首先,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国际伊斯兰救济

组织逐渐改变了过去过于封闭的行事风格,采取开设社交媒体账号、有限度地

公开组织年报等措施以提高组织透明度.２０１８年斋月期间,伊盟在其推特

(Twitter)账号上陆续公布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２０个国家的资金投入总

额、总体受益人数、各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参见图２、表６)在信息公开上做了较

大改变;其次,扩展国际合作.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秘书长曾表示,“我们希望

与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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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一个向他们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这种互动将帮助我

们在履行使命中变得更加专业.”①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世卫组织达成合作

协议,在阿富汗、约旦、巴基斯坦、苏丹、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就地方病

治疗规划方面开展合作.②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

有关儿童权利、健康、平等和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③ ２００９年,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约旦办事处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Jordan

HashemiteCharityOrganization,JHCO)合作,向加沙地带实施了包括食品、

医药等物资的紧急援助.④ ２０１４年,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联合国近东救济

工程处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一个为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合作框架;⑤最后,融

入国际主流发展援助体系.２０１８年６月,伊盟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改名为

国际救济、福利和发展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Relief,Welfareand

图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２０个国家/地区的资金投入

资料来源:根据伊盟２０１８年在其推特(Twitter)官方账号公布的数据整理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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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IORWD),有意淡化组织的伊斯兰属性,突出其国际发展援助功

能.同时,逐渐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医疗援助、难民救济、科学教育和能力建设

等较为主流的现代发展援助项目上.但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改革成效仍

较为有限,改革实施范围与连贯性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保守封闭的意识形态仍

占主导,受质疑最多的信息公开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仍未见明显改善.

　　表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２０个国家/地区的资金分配　 (单位:％)

国家 紧急救援
社群发展

与季节性
教育福利 社会福利 工程建设 健康保障

«古兰经»
与达瓦

阿富汗 ５０．５ ３．５ ９．５ ３１．１ ２．２ １．７ １．５
埃及 １．７ ７．１ １０．０ ７４．８ ０．７ ４．１ １．６
埃塞俄比亚 ２８．７ ８．８ １１．４ ３７．０ ２．１ ６．１ ５．９
巴基斯坦 ２７．２ １３．２ ２．０ ３３．７ ５．６ １４．０ ４．３
巴勒斯坦 ５３．６ ５．６ ６．１ ２３．６ ０．１ ９．６ １．４
布基纳法索 ２０．０ ４．０ ０．７ ２０．５ １６．３ ３８．０ ０．５
吉布提 ７８．４ ５．２ ３．９ １０．４ ０．２ ０．８ １．１
克什米尔 １２．３ ２０．７ ４．７ １２．１ ３２．８ １５．０ ２．４
肯尼亚 ３８．７ ７．３ 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２．６ １３．６ ２．０
孟加拉国 ２７．０ ４．０ ５．７ ３４．８ １５．０ １１．１ ２．４
尼日尔 ２３．８ ３．３ ０．４ ０．２ ６９．７ ２．６ ０．００３
尼日利亚 ２４．４ ８．７ ９．２ ２３．１ １５．１ ７．５ １２．０
塞内加尔 ２３．０ ３３．６ ６．４ ２４．８ ４．９ ６．４ ０．９
斯里兰卡 １９．０ ７．７ ２．２ １１．３ ５２．１ ０．６ ７．１
苏丹 ５２．６ ２．３ ３．４ ３０．１ １．７ ８．５ １．４
索马里 ７２．６ １．６ ５．４ １３．５ ０．９ ３．６ ２．４
伊拉克 １０．５ ２．４ ２．７ ４８．０ ２４．７ １０．４ １．３
印度 ８．３ ２．８ １０．２ ６５．０ ８．５ ３．２ ２．０
印尼 ６．５ ４．２ ３．５ １４．２ ６９．０ １．４ １．２
约旦 １０．３ １０．７ ０．７ ７５．２ ０．２ ２．８ 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伊盟２０１８年斋月在其推特(Twitter)官方账号公布的数据整理自制.

(三)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全球发展援助中的角色定位

伊斯兰信仰对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基于伊斯兰信

仰的原则、规范和价值观在组织内部被高度认同,并深度渗透组织架构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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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中,同时对组织行为及偏好形成强有力的指导与控制.“这种对宗教价值

高度强调的‘强文化’不仅是组织运作的强大驱动力和润滑剂,而且它还赋予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极大的社会参与合法性,并为其建构起资源动员的重

要发生机制.”①宗教属性是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合法性、权威性及组织资源的

重要来源,鲜明的伊斯兰特色一方面有助于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从伊斯兰国

家和穆斯林社群获取组织所需的各项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国际伊斯兰救

济组织的活动项目在穆斯林社群顺利推进.因此,它必须保持甚至强化自身

的伊斯兰属性.但是浓厚的宗教色彩造成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过于保守的意

识形态和过于封闭的组织文化,给组织声誉、项目实施和后续改革造成了一定

程度困扰.它需要在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领域等方面逐步适应并融入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

作为特殊行为体,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处于较为边缘

的地位,其角色依然是参与者,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至今尚未成为且未来也难

以发展为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有影响力的重要行为体.一方面,国际发展援

助体系依然以主权国家主体,强调其世俗性,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实力和影

响力难以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行为体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国际伊斯兰

救济组织自身的缺陷也限制其作用发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未来发展取

决于自身能否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即在保持自身伊斯兰

特色的同时,提升组织现代性和世俗性,加强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更好地融入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二是非政府组织定位与沙特利益代表身份的关系,即在依

托沙特资源的同时,增强自身主体性、独立性和中立性,提升组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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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峰:«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